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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俾路支人作为伊朗国内不同于主体民族与主要教派的少数族

群，其社会发展问题一直是伊朗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 １９２８ 年西俾路支斯

坦并入伊朗后，巴列维王朝对俾路支人采取民族同化政策，导致伊朗俾路

支民族抗争运动兴起。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
伊朗政府对俾路支人的政策从压制为主的消极管理，逐步转变为以安抚为

主的“吸收”政策。 在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中，伊朗俾路支人形成了不被

认可的少数族群身份、边缘化的政治地位、落后的经济状况、受限的民族语

言环境以及逊尼派宗教人士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社会特征。 由于伊

朗俾路支人具有较高的国家认同，当前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整体上保持

相对平稳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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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


　 　 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

人、土库曼人、卢尔人和吉拉克人等民族共同组成。 其中，俾路支人①主要集中在伊

朗东南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该省北部为锡斯坦（意为“萨卡人的土地”），南部

为俾路支斯坦（意为“俾路支人的土地”）。 在克尔曼省、霍尔木兹甘省和呼罗珊省也

零星分布着俾路支人的聚居区。 绝大多数俾路支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在宗教、
语言、服饰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波斯人存在明显差异，是伊朗国内识别度较高的少

数族群。 关于伊朗俾路支人的人口数量，从古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其原因主

要包括：第一，不同时期伊朗中央政府在编写人口普查报告时，都不包含任何有关民

族身份的信息，政府更强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塑造民族认同，避免民族分裂；第二，
当今生活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居民除俾路支人外，也有从其他省份或阿富

汗、巴基斯坦等邻国迁移过来的非俾路支人；第三，随着经济、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增

加，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俾路支人迁往德黑兰等大城市工作和居住，也有相当数量

的伊朗俾路支人前往海湾阿拉伯国家寻找就业机会。 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难

以对伊朗俾路支人口数量进行精确统计。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８ 年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伊朗国内俾路支人约为 １４０ 万，占总人

口的 ２％。②

目前研究伊朗俾路支人的英文文献较为丰富，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集中

考察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与现状，主要包括从历史维度考察伊朗俾路支人在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前后的发展状况，也有成果专门探讨伊朗俾路支人内部逊尼派宗教

学者、部落首领、知识分子等精英人士的关系，或者从地区视角研究伊朗、巴基斯

坦、阿富汗的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发展；③第二，有关伊朗少数族群的研究文

献大都涉及对俾路支人的探讨，主要聚焦伊朗俾路支人的社会状况、身份构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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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英文文献中，俾路支人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式，如 Ｂａｌｏｃｈｉ、Ｂａｌｕｃｈ、Ｂａｉｏｃｈ、Ｂｅｌｏｏｃｈ、Ｂｉｌｏｃｈ 等。 １９９０
年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官方宣布，俾路支人的标准拼写形式为“Ｂａｌｏｃｈ”并沿用至今。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ｍａｎ， “ Ｉｒ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Ｌ３２０４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２０１８， ｐ． 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ｓ．ｏｒｇ ／ ｓｇｐ ／ ｃｒｓ ／ ｍｉｄｅａｓｔ ／ ＲＬ３２０４８．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 日。
具体参见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ｏｓｓｅｉｎｂｏｒ，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ａｌｕ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８４； Ｔａｊ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Ｂｒｅｓｅｅｇ， Ｂａｌｏ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ａｒａｃｈｉ： Ｒｏｙａｌ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４； Ａｈ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Ｔａｈｅｒｉ， Ｔｈｅ Ｂａｌｏｃｈ ｉｎ Ｐｏ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ｒａｎ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ｎｅ， ２００９； Ａｈ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Ｔａｈｅｒｉ，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ａｌｏｃｈ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６， ２０１３， ｐｐ． ９７３ － ９９４； Ａｂｄｏｌｇｈａｙｏｕｍ
Ｎｅｍａｔｉｎｉｙａ， “Ｇｅ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ｒ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ｂ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Ｖｏｌ． ５， Ｎｏ． １５，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３５－１５２；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Ａ． Ｄｕｄｏｉｇｎ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ｕｃｈ Ｓｕｎ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ｉｂａｌ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Ｍａｎｚｏｏｒ Ａｈｍｅｄ ａｎｄ
Ｇｕｌａｗａｒ Ｋｈａ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ａｌｏｃｈ ａｎｄ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ｐ． ３９－５２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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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政府的关系；①第三，对伊朗俾路支人的社会动态研究，常见于政府或非政府

组织的报告及俾路支人政治团体的网站。② 目前国内学界对伊朗俾路支人的研究成

果相对匮乏，③因此本文拟就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作一探讨。

一、 伊斯兰革命前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

在古希腊语词源中，俾路支斯坦大致包括德罗西亚（Ｇｅｄｒｏｓｉａ）、马卡（Ｍａｋａ）和
部分德兰吉安纳（Ｄｒａｎｇｉａ）组成的区域。 语言学研究表明，俾路支人曾居住在里海东

南部，约 １，０００ 年之前，逐渐迁移到东南部的克尔曼和俾路支斯坦地区。④ 关于俾路

支人的人种起源，当前有雅利安人和阿拉伯人两种说法。 伊朗学者基于“民族—国

家一致性”原则，认为俾路支人与波斯人同属于雅利安人；但经典歌谣《达普塔·沙

伊尔》（Ｄａｐｔａｒ Ｓｈａ ｉｒ） 中却提到，俾路支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叔哈姆扎 （Ｍｉｒ
Ｈａｍｚａ）的后裔，系公元 ６８０ 年卡尔巴拉战役后迁移至俾路支斯坦的阿拉伯人。⑤

公元 １１ 世纪左右，俾路支人在俾路支斯坦地区开始定居生活，随后几个世纪该

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自治状态。 １５ 世纪左右，俾路支人曾建立过一个跨越伊

朗克尔曼西部至巴基斯坦信德省西部的俾路支王国。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

牙、荷兰和英国海军先后进入俾路支斯坦沿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 该地区逐步进入

国际社会的视野，也成为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和欧洲人进行地缘争夺的重要场

所。 一方面，英国竭力扩大在俾路支斯坦的统治范围和权力，其殖民统治导致 １９ 世

纪末期俾路支斯坦的分裂，这激起了许多俾路支人的反抗和起义；另一方面，卡扎尔

王朝⑥国王穆罕默德·卡扎尔（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ｈａｈ Ｑａｊａｒ）统治时期（１８３４ ～ １８４８ 年），
第一次开始试图管辖俾路支斯坦地区。 但卡扎尔王朝与俾路支人的关系史通常被

描述为“中央政府为征纳税收和平定持续不断的俾路支人起义进行军事远征的历

史”⑦。 １６～１９ 世纪通常被视作俾路支人的英雄时期和黄金时代，其与英军英勇作战

的记录在俾路支人的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成为俾路支人自豪感的象征。 该时期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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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Ａｓｇｈａｒｚａｄｅｈ，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Ａｒｙａｎｉｓｔ
Ｒａ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７； Ａｌａｍ Ｓａｌｅ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３； Ｒａｓｍｕ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ｌｌｉｎｇ，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３； Ｄａｖｉｄ Ｎ． Ｙａｇｈｏｕｂｉ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等。

参见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Ｄ． Ｈａｓｓａｎ， “ Ｉｒ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Ｌ３４０２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 Ｚｉａ Ｕｒ Ｒｅｈｍａｎ， “ Ｔｈｅ Ｂａｌｕｃｈ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Ｉｒａｎ ｔｏ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ｙ ２０１４ 等。

仅见于冀开运：《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解析》，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２３－２８ 页。
Ｒａｓｍｕ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Ｅｌｌｉｎｇ，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ｐ． ３９．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５８， ３９．
也译作“恺加王朝”。
Ａｈ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Ｔａｈｅｒｉ， Ｔｈｅ Ｂａｌｏｃｈ ｉｎ Ｐｏ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ｒａｎ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ｐ． 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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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支尚未出现任何现代政治制度的迹象，其内部主要是由世袭部落首领所统治的传

统社会，首领的权力涵盖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普通俾路支民众长期缺乏对

政治生活的关注和了解。
１９２８ 年，巴列维王朝的军事远征推翻了西俾路支人部落首领多斯特·穆罕默

德·汗（Ｄｏｓ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Ｋｈａｎ）的统治，西俾路支斯坦正式并入伊朗，这一事件成为

伊朗俾路支人政治史上的转折点。 巴列维王朝既采取措施促进俾路支斯坦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又以统一的波斯民族身份、波斯语、什叶派等为基础的同化政

策促使俾路支斯坦地区的波斯化。 在政治方面，地区大多数部落首领都自愿接受中

央政府对俾路支斯坦的管辖，尽管当地仍沿袭传统的部落形态，但现代政府管理体

制开始出现。 部落首领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获得中央政府的津贴和资助，管理

俾路支村落的秩序和生产活动。 在经济方面，中央政府推行集中化和国有化的经济

政策，如强制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推行牧场国有化等。 在文化方面，中央政府取缔俾

路支人的文化组织；审查俾路支人的历史文字记录；禁止国有媒体、教育和政府机构

使用俾路支语，出版俾路支语的书籍、杂志、报刊都被视为非法；推广波斯语，用波斯

语重新为俾路支村庄和地标命名；禁止在学校等公共机构穿戴俾路支人的传统民族

服饰。 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严格限制国内俾路支人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俾路支人

的跨国联系和运动；将俾路支斯坦、克尔曼和锡斯坦进行合并，由国王任命的什叶派

精英担任该省关键的行政职位；强制非俾路支人迁入俾路支斯坦，这一政策使该地

区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在首府扎黑丹，约 ４０％的居民都是非俾路支人。①

巴列维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遭到了俾路支人不同程度的反对，也促使俾路支

民族运动的兴起。 此外，传统秩序的逐渐解体推动了受过现代教育且具有强烈民族

主义情感的俾路支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这些城市中产阶级

开始组建民族主义组织，开展地下活动。 ５０ 年代，在被誉为“俾路支人民英雄”的达

德·沙（Ｄａｄ Ｓｈａｈ）的领导下，俾路支民众发动起义，抗议激进的巴列维王朝军队对

俾路支文化传统的破坏。 ６０ 年代以后，俾路支斯坦地区出现第一个高度统一的民族

主义组织———俾路支斯坦解放阵线（Ｂａｌｕｃｈｉｓｔ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 １９６４～１９７９ 年），该
组织反对中央政府对俾路支斯坦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长期忽视及对俾路支人实施的

歧视政策，将武装斗争作为解放俾路支斯坦的唯一途径，追求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

大俾路支斯坦”。② 俾路支斯坦解放阵线的成立及与其他组织联合开展的游击战，直
接挑战了巴列维王朝在俾路支斯坦的统治。 这一时期，种族和教派冲突使局势持续

紧张，并严重威胁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整体而言，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俾路支斯坦地区的现代政治发展还很不完善，

·７３·

①

②

Ａｌａｍ Ｓａｌｅ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７２；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ｏｓｓｅｉｎｂｏｒ，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ａｌｕ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 ９５－９８， １００－１０３， １０７－１１４．

Ａｈ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Ｔａｈｅｒｉ， Ｔｈｅ Ｂａｌｏｃｈ ｉｎ Ｐｏ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ｒａｎ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ｐ． １６４－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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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现代社会、教育和政府机构，仍保留有较多的传统因素。 俾路支部落首领作为

一支重要的社会精英，在中央政府和俾路支民众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逊尼派宗教

人士的影响力逐渐凸显，其作为另一支重要的社会精英，在部落首领和俾路支民众

中间扮演重要的调解者角色。 同时，受过现代教育的俾路支城市中产阶级逐渐成为

一支新兴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俾路支社会发展历程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会见了当时逊尼派俾路支宗教领袖阿卜杜·
阿齐兹·穆拉扎德（Ａｂｄｕｌ Ａｚｉｚ Ｍｕｌｌａｚａｄｅｈ），承诺政府将平等对待逊尼派和什叶派。
随后，穆拉扎德号召俾路支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 伊斯兰革命之后，现代政

治的迹象在俾路支社会中逐步增多。 中央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族群的要求。
（一） 压制为主的消极管理（１９７９～ １９８９ 年）
伊斯兰革命之初，伊朗新政权无法立即建立起对偏远的俾路支斯坦地区的有效

管理，俾路支人重新获得了自治权。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俾路支人能够公开表

达民族情感，在学校等公共场所穿戴民族服饰，５０ 年来首次使用俾路支语写作，俾路

支语的期刊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一本重要的俾路支语月刊———《莫克兰》
（Ｍａｋｒａｎ）公开赞扬“伊朗革命给伊朗人民送来了礼物”①。 但现实证明，这种自治仅

是昙花一现。 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巩固政权之后，开始加强对俾路支斯坦的管理，
并在锡斯坦等地任命大量什叶派行政长官管理俾路支人事务。

当时的伊斯兰政府忽视了部落首领在俾路支社会中的作用和强大影响力，而寄

希望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俾路支人精英和宗教人士来共同维护俾路支斯坦的安全与

发展。 然而，这些人自身存在缺陷，如部分俾路支精英曾参与反宗教的活动，其在俾

路支民众中间没有建立起普遍权威。 宗教人士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政治活动中

也表现活跃，但其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不长，且由于教派分歧并不能得到中央政府

的完全支持。 此外，接踵而至的长达 ８ 年之久的两伊战争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对

边陲地带的影响力，使俾路支社会长期面临权力真空和领导危机。
１９７９ 年颁布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将什叶派的十二伊

玛目支派定为国教，波斯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对最高领袖和总统等高级职位的宗

教身份进行限制，且未授予非波斯民族行政管理权和文化自治权，此外，伊朗政府还

解雇了许多俾路支人总督和官员，以什叶派人士取而代之，这些都被视作新政权对

逊尼派的歧视。 因此，部分俾路支民族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反对新宪法，举行针对新

政府的抗议示威，针对投票站和政府官员发动袭击，在多个城市焚烧投票箱。 伊斯

·８３·

①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ｏｓｓｅｉｎｂｏｒ，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ａｌｕ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 １５７－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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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革命卫队大量进驻锡斯坦—俾路支斯坦首府扎黑丹后，与当地俾路支人之间的冲

突时有发生。 总体来看，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年间，俾路支斯坦与中央政府

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良性和有效的互动关系。 俾路支传统社会也并未发生多大改变，
部落首领在维持秩序和组织生产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安抚为主的“吸收”政策（１９９０ 年之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伊朗政府意识到完全打压部落首领的政策不符合俾路支

人的传统社会结构，遂开始转向“吸收”政策，即通过建立各种机构并吸纳俾路支人

担任部分职位，将俾路支斯坦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中。 从效果来看，这一实践较为

成功。
伊朗政府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首府扎黑丹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政治机构，俾路

支斯坦事务领袖代表办事处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和情报部门设在扎黑丹的分支机构———情报总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① 领袖代表办事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享有充分的权力，被视为该

省最高政府机构，是俾路支人和中央政府进行交流的最主要中介。 代表处下设行

政、财政、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部门，并设有专门处理俾路支部落首领事务和俾路支逊

尼派宗教人士事务的办公室；此外还有一些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察部门的组

织机构，主要负责俾路支斯坦的安全和政治事务。 情报总局主要负责收集对国家安

全构成威胁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在维护俾路支斯坦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逊尼派俾路支宗教人士在俾路支传统社会中的影响力

和参与度大幅提升。 受过良好教育的俾路支精英虽不断涌现，但无法脱离逊尼派宗

教人士的影响。 在社会问题上，逊尼派宗教人士组织的宗教学校等被认为是社会事

务的主要决策机构。 在政治事务上，宗教人士的引导作用也较为明显，如在 １９９７ 年

的总统选举中，宗教人士鼓励俾路支人将选票投给改革派代表哈塔米。 哈塔米当选

总统后，俾路支精英数量有所增加，一些俾路支人在国营机构中也获得了较好的就

业机会。 总体来看，除了内贾德担任总统期间对少数族群实行较为严格的政策外，
其余大部分时间中央政府都推行以安抚为主的“吸收”政策。 在锡斯坦—俾路支斯

坦省，除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军之间偶尔发生冲突外，该地区

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三、 伊朗俾路支人的社会特征

伊朗俾路支人有着独特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在与中央政府的长期互动

过程中，形成了不被认可的少数族群身份、边缘化的政治地位、落后的经济状况、受

·９３·

① Ａｈ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Ｔａｈｅｒｉ， Ｔｈｅ Ｂａｌｏｃｈ ｉｎ Ｐｏ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ｒａｎ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ｐ． １８１－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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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民族语言环境以及逊尼派穆拉维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社会特征。
（一） 不被认可的少数族群身份

在伊朗国内，俾路支人的身份定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尽管《宪法》认可民

族的多样性、各民族和各部落的平等权利，以及民族团体保持其独特身份和文化的

基本权利。① 但伊朗不承认俾路支人是少数族群，在最高领袖和总统等高级职位的

选举条件中都将逊尼派俾路支人排除在外。 当前，相对于主体民族波斯人而言，俾
路支人是不被宪法承认却又真实存在的与主体民族和主流教派不同的少数族群。

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在伊斯兰教的概念

中，所谓“少数族群”是指“非穆斯林族群”，他们被允许继续坚守其信仰，但其权利和

义务均取决于他们与穆斯林社区和伊斯兰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 区别“少数”与“多
数”的标准不在于人口数量的比例，而在于文化和政治上谁是占优势的主体。② 在以

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以教法学家治国为原则、坚持伊斯兰共和体制的伊朗，坚持

这一理念导致政府不把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作为划分少数族群的标准。
１９７９ 年伊朗政府正式颁布的《宪法》第 １３ 条规定，“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人、

基督徒是仅有的被认可的宗教少数派”③，而国内少数逊尼派的身份地位并未被提及。
由此可见，政府更愿意承认人口数量少且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宗教少数派，而非民族范畴

的少数派。 同年 １２ 月，霍梅尼在一份涉及少数族群问题的声明中强调，“库尔德人、卢
尔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俾路支人等都不应该被称为少数族群，因为这一术语已经预

先假定在他们中间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很可能是那些不希望伊斯兰国家团结的人所

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民族主义、泛伊朗主义、泛突厥主义等与伊斯兰原则相违背

的概念，旨在摧毁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哲学”④。 霍梅尼对少数族群的这一定性一直沿用

至今。 伊朗国内并无民族之分，俾路支人与其他所有民族都被统称为同一个伊朗民族。
少数族群在语言、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不会被提及和探讨，它们统一被代之以基

于共同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共同的伊朗人身份构建的国家认同。
（二） 边缘化的政治地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俾路支人获得了省级行政官员、市长及大学教师等具有较

高社会地位的职位，使他们在处理俾路支事务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发言权。 但总

·０４·

①

②

③
④

参见《宪法》 第 １５ 条和第 １９ 条，转引自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 １９８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Ｆｉｒｏｏｚｅｈ Ｐａｐａｎ⁃Ｍａｔｉｎ， ｔｒａｎｓ．，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１，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６９－１７０。 １９７９ 年版《宪法》
第 ６４ 条提出，各少数族群拥有每 １０ 年增选一次议员的权利。 本文所引用的《宪法》条文均为 １９８９ 年修订版，如
在具体条文中出现与 １９７９ 年版有不同之处，笔者将另作说明。

Ｕｒｉａｈ Ｆｕｒｍ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４， ２０００， ｐ．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１９８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６９．
Ｔｏｕｒａｊ Ａｔａｂａｋｉ，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Ｈｏｍａ Ｋａｔｏｕｚ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ｓｓｅｉｎ

Ｓｈａｈｉｄｉ， ｅｄｓ．， Ｉｒ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８，
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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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整个俾路支社会仍处在国家权力辐射的最边缘地带。 民众整体政治参与度

不高，基本上没有俾路支人在国家核心行政部门任职；受过良好教育的俾路支精英

虽分布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的各种政党分支中，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对
政府在当地的政策也无显著影响。

《宪法》第 １２ 条、第 ５ 条和第 １１５ 条规定：“伊朗国教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十

二伊玛目支派，这是不可更改的原则”，“在第十二任伊玛目马赫迪隐遁之际，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由……为大多数人承认并接受为领袖的法基赫①负责领导”，“总统必须

从具备下述条件的宗教和政治人士中选出：……信奉伊朗国教”。② 这一系列条文将

逊尼派俾路支人完全排除在最高领袖、总统等重要职务之外，使其权利和发展受到

了严格限制。 近年来，俾路支人要求获得高级行政职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总统竞

选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２０１３ 年鲁哈尼在竞选总统期间，曾以“允许少数族群和宗教

少数派担任各级别的政府官员，包括加入内阁成员”③为口号，获得了俾路支人的广

泛支持。 ２０１７ 年伊朗第 １２ 届总统选举投票前夕，俾路支人中间最具影响力的逊尼

派宗教领袖阿卜杜·哈米德（Ａｂｄｏｌ Ｈａｍｉｄ）在周五聚礼日演讲中呼吁，“修改宪法，
给予伊朗逊尼派穆斯林竞选总统的资格”、“继任的总统应采取具体行动和措施，消
除歧视，使逊尼派也成为‘一等公民’，获得高级职位”。④ 这表明，近年来俾路支人

的政治参与意识显著提升，并开始获得中央政府的关注。
（三） 落后的经济状况

尽管相对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俾路支省而言，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有

相对较好的公共服务、卫生医疗条件、电力、供水和交通网络，但该地区仍是伊朗国

内最不发达和最贫穷的省份。 这主要是由于伊朗俾路支斯坦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

环境，造成该地区在历史上经常卷入不同统治者之间的战争，致使经济发展远落后

于其他地区，至今约 ７６％的俾路支人处在贫困线以下。⑤

伊朗统计中心 ２０１６ 年数据显示，农村人口占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总人口的

５１．４４％。⑥ 农村俾路支人大都从事种植业、手工业、捕鱼业或半游牧性质的经济活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７９ 年《宪法》 和 １９８９ 年 《宪法》 （修订版） 在此处稍有不同， １９７９ 年宪法此处为教法学家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ｔ），１９８９ 年修订版宪法为法基赫（Ｆａｑī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１９８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ｐ． １６７－１６９， １８７．
“ Ｉｒ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２：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ｉｒａｎｐｒｉｍｅｒ．ｕｓｉｐ．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３ ／ ｓｅｐ ／ ０３ ／ ｉｒａｎ⁃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２－ｅｔｈｎ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Ｂａｎ ｏｎ Ｓｕｎｎｉ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ＳｕｎｎｉＯｎｌｉｎ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ｓｕｎｎｉｏｎｌｉｎｅ．

ｕ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２ ／ ７５０９ ／ ； “ ＩＲ Ｓｕｎｎｉ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ｕ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ｕｎｎｉＯｎｌｉｎｅ， Ｍａｙ １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ｓｕｎｎｉｏｎｌｉｎｅ．ｕ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５ ／ ７５８０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 “ Ｗｅｓｔ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Ｕ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ｐ． ７， ｈｔｔｐ： ／ ／ ｕｎｐｏ．ｏｒｇ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２３４１．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Ｓｅｘ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ｅｎｓｕｓ ２０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ａｒ． ｏｒｇ． ｉｒ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Ｃｅｎｓｕｓｅｓ ／ Ｃｅｎｓｕｓ⁃
２０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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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由于当地干旱的气候环境、沙漠和山地为主的土地条件以及原始的经济运作

方式，使得该省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经济贫困和缺乏现代视野进一步阻碍了俾路支

人的教育发展。 ２０１６ 年，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 ６ 岁以上识字率约 ７６％，明显低于

８７．６％的全国平均值。① 当地还面临教师资源匮乏、教育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受教育程度高的俾路支人可以在学校、医院、贸易和金融服务等政府机构任职，

但担任高级职位的俾路支人却寥寥无几。 近年来在整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伊朗

失业率持续上升，这在俾路支青年中间体现得更加明显。 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年轻

化趋势致使青年劳动力过剩。 在全国 ３１ 个省份中，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的人口年龄

平均值最低，仅为 ２３．５ 岁；②另一方面，在就业市场，相对于“非俾路支什叶派（ｎｏｎ⁃
Ｂａｌｏｃｈ Ｓｈｉａ）”而言，“逊尼派俾路支人（Ｓｕｎｎｉ Ｂａｌｏｃｈ）”尤其受到歧视。③ 高失业率

也导致一小部分俾路支人铤而走险，以走私贩卖毒品为业。 由于毗邻鸦片种植重地

阿富汗和海洛因主要生产地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成为毒品交易的重要地区。 毒品

贩卖与民族叛乱的互动严重影响着当地的安全形势。
（四） 受限的民族语言环境

俾路支语（Ｂａｌｏｃｈｉ）是俾路支人文化身份认同最显著的标志。 俾路支语属于印

欧语系伊朗语支，内部又大致划分为西部、东部和南部方言，其中西部俾路支方言尤

其是萨拉瓦尼语（Ｓａｒａｗａｎｉ）在词汇上深受波斯语的影响，并与库尔德语、吉兰语等伊

朗西北部地区的语言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④ 除俾路支语外，小部分同属于俾路

支民族的布拉汇人（Ｂｒａｈｕｉｓ）讲布拉汇语。
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政府推行统一的波斯语同化政策，少数族群被剥夺了使

用民族语言教学和受教育的权利。 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伴随政治活动的兴起，受
教育程度较高的俾路支人开始争取俾路支语的使用权，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时隔不

久，为防止少数族群民族主义的高涨，伊朗政府严格禁止在大学等公共机构使用俾

路支语。 伊朗政府担心，“加强地方语言和文化，可能很快会演变为一场要求独立的

政治运动”⑤，“若逊尼派穆斯林团体获得更大的自由，不受限制地使用本民族语言，
可能会加强其与跨国界的同一民族之间的联系，或将鼓励分裂主义的抬头”⑥。 《宪
法》第 １５ 条明确规定，“波斯语是伊朗的官方通用语，正式文件、书信和教科书必须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ｄ ６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ｂｙ Ｓｅｘ，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ｅｎｓｕｓ ２０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ａｒ． ｏｒｇ． ｉｒ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Ｃｅｎｓｕｓｅｓ ／ Ｃｅｎｓｕｓ⁃２０１６－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Ｍｅａ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Ｃ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Ｉｒ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ｍａｒ．ｏｒｇ．ｉｒ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ｕｓｉｎｇ⁃Ｃｅｎｓｕｓｅ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Ａｈ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Ｔａｈｅｒｉ，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ａｌｏｃｈ Ｅｌｉｔｅｓ，” ｐ． ９７４．
Ｃａｒｉｎａ Ｊａｈａｎｉ， “Ｔｈｅ Ｂａｌｏｃｈ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４，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５５－１５８．
Ｉｂｉｄ．， ｐ． １６１．
Ｎｉｋｋｉｅ Ｒ． Ｋｅｄｄｉ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ｒａｎ 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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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波斯语书写”，但同时规定，“各组织的报刊和宣传品及各地学校的文学课程在

使用波斯语的同时，也可以使用地方语言和民族语言”。①

虽然《宪法》明确承认民族语言的使用权利，但事实上政府禁止非波斯语的普遍

公开运用，且俾路支人能够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机会少之又少。 锡斯坦—俾路支斯坦

省境内基本上没有使用俾路支语书写的路牌和标志；伊朗国家广播电台虽开设了俾

路支语的节目，但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乏善可陈；除极少数俾路支学生团体

创办的学术和文化期刊使用俾路支语外，伊朗国内媒体和出版物很少使用民族语

言；在俾路支人的家庭中，为了让孩子更好地获得步入大学的资格和就业机会，父母

不得不鼓励孩子从小习得波斯语而非俾路支语；由于俾路支语书面资料的匮乏、教
师资源和经费的不足，学校也从未将俾路支语用于课堂教学。

因此，缺乏文字记录传承、使用范围囿于口语交流，且高度局限于文化和社交活

动的俾路支语，难免会面临语言濒临消亡的困境。 这一现实促使许多俾路支知识分

子呼吁复兴民族语言，鼓励支持建立语言学习网站；不少俾路支人政治和文化活动

家在网站、会议或采访中均发表对俾路支语问题的观点与见解。
（五） 逊尼派穆拉维②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结构

绝大多数俾路支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学派，少数坚持马赫达威派③、什
叶派、瓦哈比派以及印度教和锡克教教义。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部落首领的权力逐渐让位于逊尼派穆拉维，后者开始在中央政

府和俾路支人之间充当调解者角色，并逐渐走向政治化。④ 伊斯兰革命之后，穆拉维

迅速崛起，宗教权威进一步取代部落权威。 为抗衡政府支持的什叶派在当地扩大影

响，穆拉维领导俾路支人争取在宗教事务中享有完全自由，如允许建立并管理逊尼

派宗教学校，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教授本民族信奉的宗教原则；学生从宗教学校

毕业后，可以获得被认可的宗教学位；建立更多的逊尼派聚礼清真寺等。 在此背景

下，俾路支斯坦地区逐步形成什叶派统治地方政府、逊尼派主导社会的二元结构。
逊尼派穆拉维在俾路支社会中充当宗教领袖及政治领袖的角色，伊斯兰教法和

宗教机构在俾路支斯坦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投票选举总统时，大部分俾路支

人一般遵循逊尼派宗教领袖的指示进行投票。 在俾路支城市地区，穆拉维通过市政

议会参与俾路支斯坦的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和福利等事务。 在农村地区，俾
路支人讨论和解决普遍关注的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的 “迪万议事会” （Ｏｐｅｎ

·３４·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 （１９８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ｐ． １６９．
穆拉维（Ｍｏｌａｖｉ 或 Ｍａｕｌａｖｉ）一词，在伊斯兰教文献中用法广泛，可以指穆斯林诗人、教法学家、教义学

家等。 但在俾路支人中间，该词指代所有的俾路支逊尼派宗教人士，不论其宗教背景和宗教等级如何。
马赫达威是阿拉伯语 （Ｍａｈｄａｖｉａ）的音译。 １５ 世纪晚期赛义德·穆罕默德·查普里（ Ｓｙｅ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Ｊａｕｎｐｕｒｉ）在印度创建该教派，自称为伊玛目马赫迪。 １６～１７ 世纪马赫达威运动十分活跃，１８ 世纪后

逐渐衰弱。 目前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以及中亚国家都有马赫达威派穆斯

林。 详见马赫达威派的官方网站（ｗｗｗ．ｍａｈｄａｖｉａ．ｃｏｍ）。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Ａ． Ｄｕｄｏｉｇｎ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ｕｃｈ Ｓｕｎ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ｉｂａｌ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ｐ． 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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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ｖａｎ），以及指导共同农作活动、房屋建筑的“共同合作社”（Ｈａｓｈａｒ），①往往都是由

穆拉维所组织的。 逊尼派穆拉维在俾路支斯坦地区的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促进了俾路支人团结。

四、 伊朗俾路支人的国家认同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出现的“真主旅”（ Ｊｕｎｄｕｌｌａｈ）等逊尼

派武装组织，曾多次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等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活动，并与边境安

全和毒品走私等问题相交织，加剧了该地区的民族冲突。 尽管如此，伊朗俾路支人

中间并没有出现普遍意义上的分离主义，小规模叛乱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俾路支人

追求有限的政治自治和权力分享。 这与伊朗俾路支人高度的国家认同有着密切

关系。
（一） 边境安全与民族叛乱

近年来，伊朗中心城市与少数族群传统聚居区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差

距不断拉大，贫穷、失业、边缘化和被剥夺感的交互影响，进一步加剧了锡斯坦—俾

路支斯坦省的民族冲突问题。 对于伊朗政府而言，俾路支人问题带来的最大担忧源

于边境安全、毒品贩运和武器走私问题，且不断加剧的毒品贸易问题“总是与俾路支

斯坦的民族叛乱相伴相生”②。
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位于伊朗东南部，其东部毗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南面

濒临阿拉伯海。 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分别有约 ６０ 万和 ７００ 万的俾路支人，
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也有相当数量的俾路支人口。 通过部落纽带与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的俾路支人保持联系，通过劳务输出与海湾地区的俾路支人建立关系，以及

地域临近、民族相同和语言文化相近等特点，使该地区形成了一个广义上的俾路支

斯坦地区。 这也导致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呈现出跨国特征，“俾路支人的行为不仅

对其居住地区，而且对整个西南亚区域而言，都是影响未来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③。
由于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安全合作缺失，俾路支人的跨国民族结构增加了

伊朗国内的安全风险，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鼓动和号召加强俾路支民族身份意识、抵
制中央政府的同化政策，对伊朗国内稳定构成的威胁不容小觑。

２００４ 年，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出现了反对中央政府的逊尼派武装———“真主

旅”，该组织又称“伊朗人民抵抗运动（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伊朗

政府将其定性为“激进的分裂主义运动”。 该组织头目是俾路支青年阿卜杜·马立

·４４·

①
②
③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ｏｓｓｅｉｎｂｏｒ，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ａｌｕ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 ５９．
Ａｌａｍ Ｓａｌｅ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ｐｐ． ７３－７４．
Ａｌｉｒｅｚａ Ａｓｇｈａｒｚａｄｅｈ，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Ａｒｙａｎｉｓｔ Ｒａ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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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瑞各（Ａｂｄｏｌｍａｌｅｋ Ｒｉｇｉ），成员主要是来自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瑞各部落（Ｒｉｇｉ
Ｔｒｉｂｅ）的逊尼派武装分子。 该组织声称为伊朗逊尼派穆斯林的权利而战，将政府高

级长官、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官员作为主要袭击目标。 自 ２００６ 年起，“真主旅”在扎黑

丹、恰巴哈尔港等地多次发动大规模炸弹袭击。 ２０１３ 年以来活跃的 “正义之军

（Ｊａｉｓｈ ｕｌ⁃Ａｄｌ）”、“伊朗支持者运动（Ｈａｒａｋａｔ Ａｎｓａｒ Ｉｒａｎ）”和“准则支持者（Ａｎｓａｒ ａｌ⁃
Ｆｕｒｑａｎ）”也是当地重要的反对派武装。① 近年来，这些组织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动员，
多次绑架边境警卫和开展自杀式爆炸袭击等反政府叛乱活动。

（二） 俾路支民族主义并不寻求民族独立

俾路支人以历史、地域、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为纽带，维系着跨

国俾路支人的民族身份。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俾路支民族主义（Ｂａｌｏ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以来，凝聚力和统一性日益增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由伊朗锡

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和阿富汗南部俾路支人聚居区组成的“大
俾路支省”，保护其民族和文化身份，实现民族自治。② 但与巴基斯坦俾路支人不同

的是，自 ２１ 世纪以来，伊朗俾路支人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没有产生大范围

分离主义迹象。 从伊朗俾路支人内部结构来看，无论是逊尼派宗教领袖、各政治团

体，还是反对派军事组织，大都不持分离主义观点，而是在伊朗国内追求有限的政治

自治和权力分享；从伊朗民族主义的实践来看，伊朗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具有持久

性、包容性和广泛的吸引力，使得俾路支人对伊朗具有归属感，即较高的国家认同。
从逊尼派宗教领袖的角度看，他们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较紧密的联系。 二战

后，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萨巴地区，中央政府与具有南亚保守色彩的迪欧班

迪派③背景和跨国性质的逊尼派宗教领袖建立了良好关系，巴列维政府将其作为抵

御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堡垒；１９７９ 年，逊尼派宗教领袖号召俾路支人支持霍梅

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其后俾路支人又与库尔德人结成联盟，共同遏制了自 １９９７ 年

兴起的伊朗逊尼派激进主义的发展。④ 同时，在逊尼派宗教领袖发表的演讲中，自始

至终强调俾路支人的“伊朗人身份”。 １９７９ 年，为反对《宪法》未赋予少数族群同等

权利，前宗教领袖穆拉扎德发表讲话强调：“我们不是分离主义者，独立在各方面并

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目标是看到俾路支人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拥有决定

·５４·

①

②
③
④

Ｚｉａ Ｕｒ Ｒｅｈｍａ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ｕｃｈ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Ｉｒａｎ ｔｏ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ｙ ２０１４， ｐｐ． ３ －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ｎｏｒｅｆ． ｎｏ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 Ｔｈｅ⁃Ｂａｌｕｃｈ⁃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ｌｉｎｋｉｎｇ⁃Ｉｒａｎ⁃ｔｏ⁃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ａｐｐｕｃｃｉｎｏ， “Ｂａｌｕｃｈ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７， ２０１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ｒａ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ｗｅｂ．ｐｄｆ？ ｘ９６８５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ｍａｎ， “ Ｉｒ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Ｕ．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ＲＬ３２０４８， Ｍａｒｃｈ ２６， ２０１８， ｐ． ３４， ｈｔｔｐｓ： ／ ／ ｆａｓ．
ｏｒｇ ／ ｓｇｐ ／ ｃｒｓ ／ ｍｉｄｅａｓｔ ／ ＲＬ３２０４８．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 日。

Ｔａｊ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Ｂｒｅｓｅｅｇ， Ｂａｌｏ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ｐ． ３７６－３７７．
迪欧班迪派（Ｄｅｏｂａｎｄｉ）是属于逊尼派哈乃斐学派的宗教复兴运动。
Ｓｔéｐｈａｎｅ Ａ． Ｄｕｄｏｉｇｎ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ｕｃｈ Ｓｕｎ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ｉｂａｌ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ｐ． ３－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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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这就是俾路支人的自主性”①。 ２０１７ 年伊朗第 １２ 届总统选举投票前夕，宗教

领袖阿卜杜·哈米德在聚礼日演讲中多次提及，“逊尼派团体也是国家的一部分”，
“我们是伊朗人，伊朗属于所有的伊朗人。 它不仅是逊尼派、什叶派或波斯人的国

家，更是所有人的国家”②。 逊尼派宗教领袖作为俾路支传统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人

物，在引导俾路支人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政治团体的角度来看，尽管受外部资助的俾路支团体、协会、政党和组织都反

对伊朗政府的少数族群政策，但大多数并不支持分离主义观点。 例如，２００３ 成立、总
部设在瑞典的首个俾路支人海外政治团体———俾路支人民党（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ｒｔｙ）， 它 作 为 “ 无 代 表 国 家 和 民 族 组 织 （ Ｕ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成员，多次在国际场合代表俾路支人发声。 该团体的宗旨是寻求在

一个联邦、民主和世俗的政治体系中为俾路支人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权利。 俾

路支联合阵线（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俾路支斯坦人民民主组织（Ｂａｌｏｃｈｉｓｔ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等团体主要追求在伊朗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制度，推
动俾路支人在各领域获得平等权利，甚至俾路支反对派军事组织也秉持一个国家的

观念。 ２００８ 年“真主旅”头目阿卜杜·马立克·瑞各在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Ａｌ⁃
Ａｒａｂｉｙａ ＴＶ）采访时指出，“我们对伊朗政府的唯一要求是使我们成为正常公民。 我

们希望拥有与什叶派民众同等的权利，不希望逊尼派遭到歧视，仅此而已。”③因此，
这些政治组织的目标基本上都是改善俾路支人的生存状况和追求有限的自治，并不

是寻求将锡斯坦—俾路支斯坦从伊朗境内分离出去。
从实践角度看，伊朗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具有持久性、包容性和协作性，其对少

数族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使他们自愿使用、塑造和维持伊朗民族身份。④ 自巴列维

王朝建立之初，伊朗中央政府就开始通过各类教育、法律、社会、军事、经济计划提升

伊朗民众的国家认同，取得了良好效果。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俾路支人传统的生活方

式和文化乃至身份认同的基础都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冲击，但伊朗民族主义

仍在俾路支人中间保持强烈的吸引力，这主要源于俾路支人是伊朗政治进程的参与

者。 在历次危机中，俾路支人作为国家的一份子参与了政治和经济变革，使得他们

对故土的亲近感和对政治体制的忠诚度不断加深，绝大多数俾路支人都认为自己就

是地道的伊朗人。
在一项关于俾路支人是否支持分离主义的采访中，伊朗俾路支政治学家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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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ｏｓｓｅｉｎｂｏｒ， “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ａｌｕ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 １６２．
“ ＩＲ Ｓｕｎｎｉ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ｕ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ｕｎｎｉ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ａｙ １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ｓｕｎｎｉｏｎｌｉｎｅ． ｕ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５ ／ ７５８０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ｄａｌｌａｈ Ｍｏｖｅｍｅｍｅｎｔ， Ａｂｄ Ａｌ⁃Ｍａｌｅｋ Ａｌ⁃Ｒｉｇｉ： Ｗｅ Ｔｒａｉ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ｄ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Ｉｒ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ｍｒｉ． ｏｒｇ ／ ｔｖ ／
ｌｅａｄｅｒ⁃ｊｕｎｄａｌｌａｈ⁃ｍｏｖｅｍｅｍｅｎｔ⁃ａｂｄ⁃ａｌ⁃ｍａｌｅｋ⁃ａｌ⁃ｒｉｇｉ⁃ｗｅ⁃ｔｒａｉ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ｎｄ⁃ｓｅｎｄ⁃ｔｈｅｍ⁃ｉｒａｎ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登 录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Ｄａｖｉｄ Ｎ． Ｙａｇｈｏｕｂｉ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ｐ． ｘｖ．



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


穆罕默德·穆拉泽希（Ｐｉｒ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Ｍｏｌｌａｚｅｈｉ）认为，“不能断言俾路人是否是分离

主义者……分裂主义并不存在于所有的伊朗俾路支人中间，可能存在于部分部落首

领等较高职位的阶层中”；伊朗俾路支政治学家古拉姆·穆罕默德·汉宰（Ｇｈｕｌａｍ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Ｋｈａｎｚａｉ）认为，“伊朗的俾路支人不是分离主义者……如果不满情绪持

续叠加，未来某个时候，俾路支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强大到足以对抗

伊斯兰共和国，届时他们或会发动叛乱；而现在的俾路支人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自

己的国家”①。 由此可见，对于缺乏现代工业基础、文化教育落后、政治参与意识不

强、从未有独立经验和人口占比低的伊朗俾路支人而言，分离主义并不符合他们的

利益诉求，他们也无法独自立足于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

五、 结语

伊朗政府近 ４０ 年的少数族群治理取得了一定效果，如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等

民族均与中央政府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 在应对俾路支人问题方面，包括近年来兴

起的民族叛乱组织，伊朗政府能够有效处理和维持国内局势稳定。 但从深层次来

看，俾路支人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当伊朗国内少数族群动乱与工人运动、学生抗议

和妇女权利运动等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相结合，受到外部势力鼓动与支持时，中央

政府就会面临巨大的国家治理压力。 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相应的有利于少数民族

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举措，内外因素的交织将增加叛乱的烈度及追求政治自治

的呼声。
民族冲突对伊朗国内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得少数族群问题已成为伊朗国家

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如伊朗社会史研究专家托拉吉·阿塔巴齐 （ Ｔｏｕｒａｊ
Ａｔａｂａｋｉ）所言：“伊朗民族构成及其领土完整的命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依赖于国内

政治结构改革的实施。”②消除对少数族群的偏见与歧视，使其获得平等的政治参与

和经济发展机会，认可其文化语言地位及保障个人权利，将更好地推动多民族国家

的发展，从而确保现有边界乃至国家整体的安全稳定。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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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ｈｍａｄ Ｒｅｚａ Ｔａｈｅｒｉ， “Ｔｈｅ Ｂａｌｏｃｈ ｉｎ Ｐｏ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ｒａｎ：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 ２３０．
Ｔｏｕｒａｊ Ａｔａｂａｋｉ．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ｐ． ６０－６１．


